
 
 
 
 
 
 

 
 

 
 
 
 
 
 
 
 
 
 
 

 
 

 
  

 
 
 
  

 
 

   
 
 
 
 
 

 
 
 
 
 
 
 
 
 
 
 
 
 
 
  
 

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68 亿。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大
庆杜蒙县五小教师何丽霞女士，自修
炼法轮功后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在中
共迫害法轮功后，她讲法轮功真相，
先后三次被非法劳教，累计被关押迫
害时间近六年。 

由于中共搞株连，何丽霞的众多
亲人不是被关押就是被劫持做人质。
最严重的一次，由于何丽霞在医院走
脱，警察气急败坏把她哥哥、弟弟、
妹妹、表哥、表妹、两个表姐、一个
表姐夫八个人全部绑架做人质、非法
关押在看守所。 

认识何丽霞的人都知道她是一
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蒙古族人。
何丽霞原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丈夫也
因受牵连，承受不了，离了婚。 

下面是何丽霞女士自述她的

遭遇： 

我叫何丽霞，今年五十一岁，原

大庆杜蒙县五小老师。我是一九九七

年四月修炼法轮功的，当时我身体多

病：有心脏病、十二指肠溃疡、类风

湿性关节炎、头晕，头疼不能见太阳

否则更疼，腰疼、胳膊疼、几乎是浑

身痛；还有妇科病：腰痛，洗头时腰

要直起来得好几次，才能洗完；还有

后背疼，时间长了坐不住，得靠着墙。

修炼法轮大法后就都好了，身体特别

轻，我高兴的老是想蹦跳，真的是有

说不完的高兴。 

就在我为有幸修大法而高兴，又

从新开启了人生步履的时候，一九九

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体开始迫害

法轮功，那时黑云压顶，一时不知该

如何是好。大法救了我的命，教我如

何做好人。人得有良知，不能忘恩负

义。大法蒙难，师父被诬陷，我怎么

能视而不见哪？ 

遭绑架、勒索，八位亲人被

劫持做人质 

二零零零年四月初我入京上访

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绑架，在杜蒙

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当时派

出所的警察领着孩子的爸爸去北京

接我，丈夫花了大约三万元钱，出来

时又被勒索二千元，伙食费三百元。

回来后每天上班让我在主任室，由主

刘云山从国会大楼 
的后门溜走，这也 
是参与迫害的中共 
官员逃避法轮功学 
员抗议的一贯手法 
——怕曝光而躲避、 
走后门。 

学员们还在芬 
兰文化历史博物馆 
前对刘云山进行抗 
议，中方安排了两 
辆空车挡着路人的 
视线，让刘云山从 
博物馆出门后即溜上车，那两辆空车紧随刘的车离开。 

十三至十四日，刘云山等人还将在议会、市政厅、罗瓦涅米市活

动。法轮功学员将继续举行抗议，并向芬兰社会各界揭露刘云山的迫

害罪行。◇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至十

五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等数十

人到芬兰访问。所到之处，受到法轮功学

员的抗议。 
六月十二日，刘云山等人在芬兰的总

统府、总理府、议会、文化部等所到之处，

均遇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法轮功学员们

打出：“法办刘云山”、“中共非法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抗议刘云山自二

零零二年至二零一二年担任中共中宣部

部长期间，紧跟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

实施群体灭绝性的迫害。 
十二日中午，当刘云山等一行进入总

理府前，学员们就已经抵达并打出抗议的

横幅。随后，学员们又在芬兰国会大楼前

继续对刘云山等人进行抗议。惧怕抗议的

 刘云山访芬兰   法轮功学员抗议不断

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在芬兰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和揭露。 

任给我所谓“做思想工作”，不让教

课；校长天天向教委汇报我的情况。

他们发现我没有改变，坚持炼

功，单位就伙同派出所又把我送进看

守所。就这样非法关押了四个月，出

来时家人又被勒索伙食费一千二百

元，并在我工资上强迫扣除二千元所

谓“保证金”。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警察去家

骚扰，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

就被绑架到看守所。二零零一年新年

我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正月十六，

丈夫在外界的压力下与还在被关押

的我离了婚。三月我为抗议无理超期

关押绝食，在医院输液时走脱。当时

在太康县当地电视上播报消息。 

这次我从医院走脱，邪党恶徒们

找不到我，就株连我的亲人，当时我

哥哥、弟弟、姐姐、表哥、表妹、两

个表姐、一个表姐夫都受牵连被非法

关押在看守所，他们有的被非法关押

七天、十五天，最长的是我二弟被非

法关押一个月，期间他们被逼迫写材

料承认所谓“错误”，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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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日，我找到杜蒙县 610

头目唐怀军说明我与女儿无生活来

源的情况，他说“研究研究”。我刚

回家，警察就到了，两个警察拿张白

纸让我签字，我拒绝，他俩将我看的

《转法轮》书抢走，回所里又拿搜查

证，上我家搜查，并找我家的邻居来，

将《转法轮》书、师父法像、一个书

签摆在桌子上录像，然后将我绑架，

构陷材料非法劳教一年。我那十三岁

的女儿，被吓得只是哭。他们为构陷

我，竟上学校找我女儿做口供，给当

时上初一的女儿很大的压力。 

二零零六年底回来后，我一直居

无定所。二零零八年“奥运圣火”经

过大庆，当时我和女儿去上大庆姐姐

家看外甥女，被埋伏在那的警察（杜

蒙县国保）绑架拘禁，他们要挟我必

须在弟弟家或哥哥家住到奥运会后

才能走，否则就要把我送精神病院。

哥哥同意我去他家，这期间我出门办

事，教委将哥哥软禁在教委招待所，

扬言说我不回来，不放我哥哥。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二日晚，我路

经连环湖做粘贴，又被蹲坑的警察绑

架，当时身上有六千多元现金和一辆

新买的摩托车（价值四千多元）被劫

持。我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由于身体

不合格被退回来，当时吃啥吐啥，身

体各项功能衰竭。家人给我办的保外

就医，他们逼着弟弟签字当保人，事

后国保马百刚多次骚扰我弟弟，弄得

弟弟精神都出问题了，夜里睡不着

觉，在三院（精神病院）开药吃。 

此后我都不敢与家人联系，一直

在外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因为中

共公安部门为了找到法轮功学员，经

常利用家人的手机和电话来监控法

轮功学员的行踪，这样我就不能与家

人联系和过正常的生活。 

总之，这些年由于我信仰“真、

善、忍”做好人，我和家人都遭到了

不同程度的迫害。希望善良的好人能

伸出援手，站在正义一边。希望您能

了解法轮功真相，不要被中共邪党一

言堂的宣传所欺骗。共产党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邪教组织，现在天要灭它，

觉醒的中国百姓一定远离它，退出邪

党的一切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真

正的美好未来。◇ 

（接上页）除两个表姐、一个表哥是

下岗工人，其余的被关押的亲人都受

到单位处分，并且几年工资都不给

涨。当时姐姐何丽华（法轮功学员）

也因此被非法劳教一年。 

非法劳教、女儿才九岁 

在走脱近一个星期后，我再次被

他们绑架、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一

年六月被送哈尔滨戒毒所，在被送劳

教之前又被勒索伙食费一千五百元。

此时的女儿（李德玲）才九岁。 

在哈尔滨戒毒所，开始时天天要

坐小板凳（儿童塑料凳），还强迫我

听犹大（被洗脑转化、走向反面的人）

说诽谤大法的话，包夹始终跟在身

边，不许与人说话，不许活动，吃饭、

上厕所都在屋，而且总在小凳上坐

着，还必须是一个方向朝门，还得是

一个位置，腿也得是一个姿势（两脚、

膝盖并拢、手抱着腿），天天比正常

就寝时间都要晚一小时。后来下车间

干活，一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有时

还加班至天亮。 

第二次劳教迫害 九死一生

直到二零零二年四月我才出劳

教所回家。同年九月九日与同修李红

英去烟筒屯讲真相被绑架，被非法劳

教三年，又送到哈尔滨戒毒所，遭受

残酷迫害，真是九死一生。也就是在

这次劳教期间，泰康的李红英被迫害

致死。 

我刚进戒毒所没多久，有一次同

宿舍的法轮功学员在墙上写了“法正

乾坤、邪恶全灭”，被发现，狱警要

对笔记追查是谁写的，我当时拒绝配

合，他们就将我的手铐在上铺床头一

个星期时间，把我的腿都站肿了，内

裤都要挣开似的，七天后看我仍不配

合，就把我拽到库房上大挂，第二天

中午才放下来。 

当时哈尔滨戒毒所借中共开十

六大搞所谓“攻坚战”，用尽一切手

段转化法轮功学员。当时给所有被劳

教的人员开会，会场周围站着荷枪实

弹的警察。那几天所有参与迫害的警

察都不下班，散会后对坚持不转化的 

法轮功学员施行酷刑，将近百名法轮

功学员拖到地下室，有的扣暖气片

上、有的扣地环上，他们把窗铁护栏

扣在地上，让我们蹲在上面把手铐在

铁护栏上面。劳教所副队长李全明拿

着剪子，随手抓起法轮功学员的头发

随意乱剪，嘴里还喋喋不休的说：“给

你们剃鬼头”。狱警用电棍电，还指

使包夹打、掐、骂被扣着的法轮功学

员。 

中共施暴者想尽办法不让法轮

功学员睡觉，当时支持不住的我坐地

上了，警察和包夹（刑事犯）使劲的

用拳脚打踢我，我的脸被打的肿胀的

象裂开似的疼痛。一个警察用鞋尖使

劲捻着踩我右脚的脚趾头，从那以后

我的脚趾头几年都没有知觉。为了折

磨我，往地上浇水，后来逼我坐装水

的盆子里用电棍电，还从脖领往下倒

冷水。当时周围只能听到惨叫声、电

棍吱吱、叭叭的电弧的声音。后来将

不转化的我单独拽进一个房间，将外

衣扒下，只剩下内衣内裤，从头顶浇

两盆水，用电棍电，电棍没电了又换

一个继续电，他们见我吐血了，又往

我身上浇两盆冷水，然后把窗户打开

（那时正是冬季十一月份），他们便

离开了我。 

当他们回来时我已经冻僵了，此

时他们拽着我冻僵的手在事先准备

好的纸上签字。后来包夹扶着我清洗

血迹时我已经没任何知觉了。 

我在地下室被折磨了整三天半。

这三天半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死了。当时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迫

害一瘸一拐，有的下不了床，有的被

扶着走，有的精神都不好了，天天被

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互相不许说

话，整个劳教所笼罩在恐怖气氛之

中，大多数法轮功学员的头发都白

了。 

此后便是一天十几个小时奴役，

没日没夜干活。这期间我女儿和我妈

来看过我两次，十一岁的女儿还给我

写了封信，满纸都是泪痕。看得出女

儿很无助，很痛苦，而我却毫无办法。

“研究研究”，第三次非法劳教

二零零五年九月出劳教所后，十

三岁的女儿哭着要跟我过，我们娘俩

租一平房（离婚时净身出户，什么也

没有），二零零三年时我的工资便被

停发，此时的我没有生活来源，我去

教委要求上班，教委不管，让去找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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